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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散文《黔地行记》，是东西部协作首本由
挂职交流干部创作文学作品，记述的是作家林汉
筠在黔半载所见所闻和所读所思，以散文的形式，
解读黔地文化的精神特质；以全新的视角，审视山
寨的文明；从岭南作家的视野，讲述新时代山乡巨
变东西部莞铜协作精彩故事。

《黔地行记》一书，文化元素一个个极富黔味，
历史故事一幕幕精彩感人，不仅有其本人想象的
飞扬，更有与历史、与文化、与民俗风情相互交融，
在文学的艺术形式上和历史的深度融合，这不仅
是对历史的还原，也是对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深
刻反思，乃至于对现当代生活的启示和鞭策。

开篇“引子”就以《一张照片的诱惑》把读者带
进了黔东北德江县：“没有纷扰的城市喧嚣，……
有的就是静静地倾听，倾听这座城市的历史和未
来。”林汉筠最喜欢这种氛围，他走访安化县文庙，
感受此地文化的厚重，了解了德江县的来历，第一
次被“中国戏剧活化石”——傩戏的神秘所“诱
惑”，他萌生了“将德江傩戏推向东莞，让相距
1200公里的莞德两地，资源共享、文化共融、产业
共兴”的“使命”之念。事实上他后来也完成了这
项使命。

《土家山寨数星星》中的两位土家族小伙，表
兄弟俩都曾经外出见过世面、施展拳脚、做过高
管，如今都回到家乡德江，一位“在家乡从事起音
乐创作，通过音乐把德江的乡土文化推介给世界，
把山寨美景推向外界”，一位“当上了天麻种植大
户”，通过“种植与加工”来擦亮高山“天麻之乡”这
块牌子，走上小康之路。作家把两人比作土家山
寨的星星，从他们身上洒下的光芒，正照亮着山
寨：“曾经贫瘠而又闭塞的土地，通过乡村振兴而

焕发出新的生机，以及村民们生活发生的翻天覆
地的变化。”因此，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山寨的希望，
也亮堂了他作为文化使者对两地协作的心愿。

《夜宿枫香溪》讲的是贺龙率领红三军在枫香
溪创立黔东苏区革命根据地，孕育了中国工农红
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二方面军。作家徜徉此间，
边走边思量：是什么力量让这条流淌着枫树清香
的溪流，注入了红色的经脉？是什么力量，让贺龙
率领的红三军与大部队……一步步丈量威震寰球
二万五千里的征程？他从贺龙等人签署的《告神
兵兄弟书》中找到了答案：“……我们与你们正站
在一个共同的战线上，我们很愿意与你们作革命
的联合。”枫香溪百姓从红军身上看到了生存的希
望找到了做人的尊严。“因为有了那声声喊山的号
子，山泉就会汩汩，山寨就会牛哞羊咩，炊烟就会
飘荡，群山就会起舞。”就连盘踞山间、占山为王
的“神兵”也加入红军队伍，“奔向民族复兴伟业”。

迎着西南地区早春暖湿的空气，漫步于乌江
江畔，沉思于德江县人民公园的一块石碑、一座九
层楼高的“西麓阁”和思南县一所学校——田秋小
学，“挖掘”了一块长年沉没于乌江中、嵌着“黔中
砥柱”四个大字的巨石背后的故事，还原了一段历
史，还原了一位明朝政治人物——田秋——挥毫

“黔中砥柱”者的生平，写就了《潮砥之砥》。
贵州，“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小时候看

黑白电影《突破乌江》才认识乌江，正如书中所云：
“这里不是崇山，就是险滩，河谷山峡，鸟也难得飞
过去”，是红军长征时艰难突破的天险之一，“恶风
横江，卷浪万丈”。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500多年
前时值明朝，田秋正是降生于此间的思南县。他
自幼过目成诵，七岁成文，先后考上秀才、中举人、

登进士，被明朝廷委以礼科左给事之职。敢摸老
虎屁股的乌江男儿田秋不只满足于个人的仕途成
就，而是以自己跋山涉水求学、千里迢迢赶考的艰
辛经历，竭力向皇帝上书《开设贤科以宏文教疏》，
坚持奏请在贵州独立设乡试考场，力陈乡人求学
赶考之需；接着，又上书直陈体制整改的措施，动
议裁革冗滥，推行官员能上能下的制度；上奏“疏
浚乌江航道”；谏言“滥采矿业”，是“为国敛怨”；以
及提出一系列的治国理政思想。他潜心追溯这段
历史，用沉甸甸的文字将淹没于乌江中那块嵌着

“黔中砥柱”四个大字的巨石“打捞”出来，还原了
田秋这位黔贤的丰功伟绩——“用上疏，吹响改革
的号角；用行动，向天下奉献一颗赤子之心。”

他用厚重的文字，介绍了土家山寨、乡村舞
台、洞佛寺、枫香溪、古纤道的独特之处，告诉外界
关于德江的土家歌舞、薅草锣鼓、摆手舞、花灯、傩
戏、哭嫁和赶场等富有土家族风情的民俗文化，在
挖掘德江历史文化的同时，也向外界推介宣传了
德江——那里，有一个辽阔而深刻的精神世界。

在读《潮砥之砥》时，我仿佛看到了正带泪敬
畏田秋的林汉筠，和那忙碌于两地文化交流的身
影，他被田秋的精神所深深感动着。此间，他一边
在德江调研，一边思量着为挂职所在地德江的文
化事业该做什么。这次莞黔协作活动，虽说是挂
职只有半年，但绝不是来“泡洋水”“挣资历”，不是
来“散散心”。他是一位有责任、有担当之人，意识
到文化要发展，需要传播、交流和融合，才有长久
的生命力。

林汉筠的挂职工作就是践行“从本质和品质、
信心和信念”，怀着赤子初心“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的。

这回，他既“淘宝”又送“宝”
——林汉筠及其散文集《黔地行记》

秦全忠

近日，建猛兄弟发来近作
《被时光追赶的人（组诗）》，十
首短诗如十颗饱满的籽粒，落
地便撞开了心门。他本是个被
琐事缠裹的忙碌人，却总在奔
忙间隙拾掇起生活的碎屑，酿
成带着温度的诗行。

《被时光追赶的人》是组
诗的骨。诗里有高铁掠过黔东
大地的呼啸，更有一个教育者
对“起点”的凝视——“站在一
个又一个零的起点上”，却始
终望着贵阳方向的光。“从铜
仁到贵阳的距离/在高铁连接
之下/彰显一个时代的巨变”，
窗外落叶与故乡的光交织，让

“时光不允许倒退”的焦虑，终
化作“总有一束光给人启迪”
的笃定。读这样的诗，像坐在
暖阳里听老友闲谈，字句里没
有刻意的雕琢，却藏着健康而
舒展的灵魂——或许有人觉得不够精巧，但属于自己
的表达，本就是最珍贵的风格。

《幕起幕落》则写透了乡镇学校校长的日常。“从日历上撕
下一页/意味那一天永远不再回来”，日子像戏台般循环，却藏
着防不胜防的酸甜。他说“每个人都希望绕开那些至暗时刻/事
实不容许我们有任何选择”，却又在结尾转身拥抱世界：“敞开
胸怀，拥抱世界/用大视野拓展大格局”。这种在沧桑里反复打
磨出的释然，恰是乡镇教育者最动人的底色——于周而复始中
提炼力量，让每个平凡的晨昏都长出光芒。

教育是组诗里最浓的墨。《虚度的时间长成了一棵树》里，
他把对育人的思考写得直白又深刻：“铁杵磨成针的故事/我讲
给孩子们听过”“百年树人，尽管生命短暂/关于育人的话题需
要代代相传”。没有华丽的比喻，却让“十年树木”与“百年树人”
在时光里枝蔓相连。《给生活涂抹一层色彩》更像句温柔的自
勉，“一粒微不足道的种子/一旦找到可以生长的土地/就会把真
心掏出”，原来他笔下的“颜色”，从来都是教育者的坚守——让
简单的日子在忙碌里发酵，酿成有梦的永恒。

《绕不开时间这个话题》里，一杯茶泡出了生命的哲思。“人
生是吃一餐，少一餐/认真对待每粒粮食/这是生命的需要”，而

“人在哪儿，希望就在哪儿”却忽然让人眼眶发热——他把时光
的刻度，活成了教育路上的路标，每一步都踩着希望的鼓点。

《在天花板里寻找思想的高度》让“立岩”这个地名有了温
度。“立根原在破岩中”的联想，让大山里的挣扎与生长跃然纸
上。他说“经历什么就会明白什么/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
这哪里是写诗，分明是一个教育者在泥土里扎根的姿态。《雨
声》更勾连起两代人的记忆：“微雨燕子斜”的诗意里，藏着“雨
打铁皮屋顶”的旧时光——老师扯着嗓子讲课，学生在喧闹里
睁大眼睛，那些模糊的声音，如今都成了梦想的回声。

最动人的是《做回属于自己的春天》。“有的孩子，自带光
芒/有的孩子，浑身带刺”，他像医生诊断病情般写下乡镇校园
的群像，却又温柔地说“不妨取出几片春色/作为标本，放进书
里/把光阴留下来”。这是乡镇校长的赤子心——知道教育的
难，却偏要在荒芜里种春天。

读完这组诗，掩面静坐，仿佛闻到大地的泥土香。建猛的诗
从不是炫技的表演，而是教育者在时光里的絮语，是乡土与讲
台碰撞出的星火。或许微弱，却足够照亮教育远方——就像他
写的那样，总有一束光，在诗里，在人间，在日复一日的坚守里。

石彦彪近期中国诗歌网平台新时代少数
民族诗人展栏目刊发了他的诗歌。我拜读后，
觉得石彦彪的诗歌如同一把精准的手术刀，
总能在寻常场景与历史的时光中剖开隐秘的
诗意。他的笔触既贴着大地宽广的怀抱，又带
着对时空的轻盈叩问，在日常观察与地域行
走中，完成对生命、历史与存在的双重凝视。

《借月记》里，“高楼未灭的灯”与“偷潜入
人间”构成奇妙对话，诗人以“拉开窗让月光
镀亮梦话”的温柔，将都市夜晚的疏离感转化
为私密的诗意；《鸟鸣》则以鸟儿“单纯的快
乐”反衬人世的复杂，“用清脆过滤着人世”的
比喻，让自然声响成为涤荡心灵的介质。《雨
夜》更将“雨声淅沥”与“虫鸣啄击”并置，在黑

的纯粹与内心杂质的对抗中，让微小的生命律动成为
“激流之下的浮力”，于困顿中见坚韧。

这些日常场景的书写，没有刻意的抒情，却在“伸
懒腰”“侧耳听”等动作里，让平凡事物显露出神性的
微光——月光是偷来的温柔，鸟鸣是自然的箴言，雨
声是时间的絮语。

诗人以平视的姿态，让万物成为精神的镜像。

几组“行记”是诗人彦彪与地域对话的结晶，字
里行间藏着对时空错位的慨叹。《凤冈行》中，“黔羽
枝化石”与“4亿年的等待”碰撞出时间的厚重，而

“安全陷落”的烂泥，则是个体在宏大历史前的坦
然；《芷江行》更将“岸芷草”与“飞虎队喧嚣”、“受降
书”与“火锅酽香”并置，让春天的生机与战争的记
忆在舌尖与心头交织，红脚白鸽“拍打册页灰尘”的
意象，轻巧地勾连起当下与过往。

《云落屯》《普觉高庵》则深植于黔地的地理密
码：“壁立数十丈的欲望”与“松桃河亿万年不瘦的
身影”，让自然景观成为历史的载体；“咸丰三年的
石刻”与“躲匪的庙宇”，在风雨改写的历史中，照见
个体与土地的血脉联系。诗人行走其间，既是过客，
也是归人——如《凤冈行》中“落进烂泥”的石子，最
终在大地的肌理中找到存在的坐标。

石彦彪善用意象的碰撞制造张力。《回程》里，
“推土机般推进的视野”与“悬挂的云团”，将机械的
坚硬与自然的悬浮并置；“日月同辉而不自知”的顿
悟，让常识里的对立化为隐秘的共生。《雨夜》中“纯
粹的黑”与“内心的杂质”、《普觉高庵》中“荒芜的仙
佛洞”与“通天的石门”，都在矛盾中指向更深层的
存在：痛苦与快乐、历史与当下、消逝与永恒，并非
非此即彼，而是相互映照的镜像。

这种张力的营造，让诗歌超越了地域书写的局
限，上升为对普遍生存状态的思考——就像《回程》
结尾的月亮，“未被浇灭”的不仅是自然的光影，更
是人心中“未敢忘却的梦想”，在黑夜的狂奔里，成
为不灭的精神路标。

石彦彪的诗歌，没有华丽的辞藻，却以精准的
观察与克制的抒情，在日常与历史、个体与大地之
间架起桥梁。他的文字如松桃河的流水，既承载着
地域的记忆，又流淌着普遍的人性微光，读来如与
老友对坐，在烟火气中听他细说天地与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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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
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
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
流。”此时夜阑风轻，恰时节又是春深正浓的时候，
临窗而立，看着万家灯火，忽然就诵起了这一阕
《虞美人》，竟觉有极致的凄凉与愁绪似逾经千年
破空袭来。

其实，以悲愁哀伤作为创作题材的诗词，在古
代众多文人墨客的作品中是屡见不鲜的，无论是
国愁、家愁，还是情愁、乡愁，或者是离愁、闲愁等
等，几乎每一位有作品传于世的骚人都创作过这
方面的作品，其中还不乏有经典之作，供后人千秋
传诵、万世景仰，他们灿若浩瀚天际里的繁星，各
自熠熠生辉、争相闪亮，似乎都在喧嚣着“比愁苦，
谁怕谁？”的黑色腔调，在文字的疆域里长歌当哭。

就譬如说吧，《词史》曾这样评判过，认为“言
辞者，必首数三李，谓唐之太白，南唐之二主与宋
之易安也。”这里所说的“三李”实际当为四位李姓
之人，其中“唐之太白”指的是唐朝的李白，“南唐
之二主”指的是过渡在唐宋之间的
五代十国中的南唐国君李璟、李煜
父子俩，而“宋之易安”则指的是宋
代的李清照。关于愁绪，这四人都
有着脍炙人口的诗或词句传世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
愁更愁”，这是李白对现实与理想
有差距所产生的愁绪，这样的“愁”
小中见大，递进着悲愤与压抑的情
感；“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
中愁”，这是李璟对于国家处在外患滋扰之下的危
机感，此“愁”近中见远，横生出一腔浓浓的家国忧
郁；“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是李清照困于
现实逼仄，于孤苦中产生的愁绪，此“愁”由清及
冷，写实了词人当时的生活境况。我们还可以这样
去理解，李白、李璟、李清照三人的“愁”，都是能自
我感知“愁”之始于何因、结于何事、落于何处，即
便无法顿时排解，也至少像看病遇上了好大夫一
样，起码知道了“愁”之症结所在，可待寻方下药去
清除，或者对症结的预后有一个主观的“知情”，而
独独李煜“问君能有几多愁”之“愁”字，安放在一
个设问句里，便是被动地愁生愁结了，且这种“恰
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愁生愁结，悍然已成前无古
人后无来者之势，至今无人可超越，这可比李清照
的“一个愁字”在数量上、程度上都要多得多、大得
大、深切得更深切，严重到连“愁”之归处都茫然而
无所觅，更不消说要去怎样排解了。

没有李煜这阕词，也许这些后世创作出来的
小说、影视剧恐怕连个好听的名字都没有。

当然，要读好李煜的词，就得设法深入他词中
的场景、意境。为此，我们不妨去翻看他的“家谱”
和人生履历，在翻看之后，陡然会生起一种“我见
犹怜”的情绪，直觉得他被历史至少开了两个大玩
笑，并且这两个大玩笑是按照互为因果、互为承
续、互为影响的“程序”渐进着、演绎着、发展着，乃
至于在他仅活四十二岁的短暂生命里，竟似阻遏
着一个光年的距离，将锦绣与荒芜、繁华与落寞表
现得跌宕起伏，就像川剧“变脸”艺术一样，无论黑
白彩绘，无论善恶美丑，无论生猛柔弱等等，李煜
都在方寸的人生舞台上做出了淋漓尽致的表演。

“天教心愿与身违”（《浣溪沙·转烛飘蓬一梦归》），
这是他的命数，也是他的运数，似乎幸与不幸都在
转折一瞬间，如似一场落雪飞花，只惜绚丽太短
暂，萧寒却绵缠，终化为水渍冰汁，交付与“一江春
水向东流”。“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
（《清平乐·别来春半》），李煜如是枉自嗟叹，以颟
顸填补心事，借沧桑写意遭逢，凭愤懑自慰空悲
切，这在他人生后半程的多篇诗词里，是有毫不隐
晦的表露的。

那么，是哪两个大玩笑戏谑了李煜，从而让他
断层了短暂的前后半生呢？首先是他的“从政”，即

当上了皇帝。本来李煜生来就个性怯懦优柔、胆小
怕事，打小只喜爱舞文弄墨、描龙画凤，写得一手
好诗词，画得一纸好丹青，在文学上的造诣可谓已
至登峰造极、炉火纯青的地步。特别是在填词方
面，他追随着其父李璟继承了由温庭筠等人开创
的“花间词派”艺术风格，并加以创新，摒弃了花间
词一贯的精雕细琢、蹙金结绣的写作手法和追求
虚空婉约、香艳华丽的内容架构，融入江南地域风
情及人文特色，使词意趋向于简约的白描淡彩形
式，让人读起来更加简洁明快、通俗易懂，这也是
李煜的词为什么从宫廷到民间都能赢得大量“粉
丝”的重要原因。已故著名作家柏杨曾中肯地评论
过，他说李煜“词学的造诣，空前绝后，用在填词上
的精力，远超过用在治国上”，可见千百年来，李煜
之词在历史中的深远影响。

第二个大玩笑则是关乎李煜个人感情生活
的。史载李煜在坐上皇位之前，接受了一桩政治联
姻，将开国功臣周宗的长女周娥皇纳为了王妃，后
来李煜登基后，顺理成章地把她册封为皇后，史称

“大周后”。可惜这位早先深得李煜宠爱的大周后
福浅命薄，在皇后的宝座上没坐上两年，竟然罹患
上一场大病，眼见得将不久于人世。周娥皇有一个
小自己十四岁的妹妹名叫周女英，听说自己的姐
姐重病不起，便入宫去探视，这一探视不打紧，却
被李煜撞了个正着，而此时当上了皇帝的李煜随
着身份、地位的改变，在性情上已不再是当初那位

“怯懦优柔、胆小怕事”的王爷了，渐渐开始痴迷于
花天酒地、放荡不羁的奢靡生活。用现代的话来
说，此时的李煜在男女问题上似乎已经变节成了
一位十足的“渣男”，当楚楚动人、年轻貌美的周女
英进宫来探视其姐姐被他撞见后，这位不太安分
的姐夫竟然觊觎上了小姨子，于是便有了“眼色暗
相钩，秋波横欲流”（《菩萨蛮·铜簧韵脆锵寒竹》），
并且慢慢朝着“脸慢笑盈盈，相看无限情”（《菩萨
蛮·蓬莱院闭天台女》）方向发展，直至后来公然

“花明月暗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菩萨蛮·花
明月暗笼轻雾》），就此将这段姐夫与小姨子的偷
情公开明朗化起来，待到周娥皇一命呜呼，李煜守
完丧期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将周女英封后“扶正”，
史称“小周后”。

小周后得遇李煜是探宫给“探”出来的机缘，
姑且算作是她的“一进宫”吧！后来南唐被北宋灭
国，李煜夫妇双双沦为宋朝的阶下囚，当时的宋主
赵匡胤并没有取他们的性命，相反还封了李煜一
个极具讽刺意义的“违命侯”爵位，但在北宋第二
任君主赵光义上任后，这家伙除了在才学方面不
及李煜之外，其放荡不羁的德行竟然与当年刚做
上皇帝的李煜无二，甚至比李煜还变态。按照宋朝
俗例，但凡逢年过节，各级官员的夫人都要进宫去
给皇家女眷“请安”，作为违命侯夫人的小周后自
然也得去。历史就是这样惊人地巧合，这小周后的

“二进宫”一不小心又撞上了新一位帝王赵光义，
赵光义可没有当初李煜撞上她之后那样又是写词
又是偷情地玩浪漫，而是直接把她给“强幸”了，据
说还把“强幸”的过程让画师给画了下来，公然把
给李煜戴绿帽子的事情嘚瑟出来，故意让天下人
都知道，以求从心理上摧残李煜，达到长期霸占小
周后的目的……“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相
见欢·林花谢了春红》）、“垂泪对宫娥”（《破阵子·

四十年来家国》）、“只是朱颜改”，从李煜这些词句
里，我们已然发现李煜再也没有最初那些《菩萨
蛮》式的“伶工”情调了，却横添了几多悲愤与屈辱
心情——小周后两番不一样的“进宫”过程，强烈
地反差了李煜的柔肠，可见历史开给他的这个玩
笑是沉重而巨大的，让他想哭都哭不出来。

正所谓“王家不幸诗家幸”，第一个大玩笑名
副其实地将李煜塑造成真正的花间派中的“花”词
人，他的狼毫笔端蘸满了香艳，有写不尽的温香软
玉撩拨着人的荷尔蒙。用现代眼光去看，这些词虽
说艺术架构很是清丽唯美，但实属“靡靡之音”，像
是给人服下了迷药，会催人销魂蚀骨、萎靡不振，
这样的词如果读得过多过久，就仿佛是纨绔的登
徒子常去放浪形骸的风月场，会掏空人的财色，终
是低级趣味的。但是在第二个大玩笑发生的前后，
随着国破而“最是仓皇辞庙日”（《破阵子·四十年
来家国》）的到来，身陷囹圄之中的李煜才终于意
识到自己不仅仅辜负了一个国家，还辜负了自己
的满腔才华，于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不想再辜

负自己的余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
的生存价值起来，并用这样的审视
去布局诗词，毫不犹豫地洗掉那些
自己一向喜欢吟咏的艳情脂粉气
息，彻底改变自己的创作风格，留
下了包括此阕《虞美人》在内的众
多以血泪写成的扛鼎之作。近代著
名学者王国维也因此给出了评价，
说李煜“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
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当然，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说，李煜这一词风的改变，不
仅拓宽了词的意境，提升了词的品味，更是对后世
词路的创作、发展有着极具深远的影响力和感染
力，如果从这个层面去想，要是李煜泉下有知，知
道后世有一代又一代的人在研讨、推崇、喜爱着他
的词，想来他那“几多愁”也该略为放下、稍舒心慰
了吧！

然而不幸的是，李煜苟活在卑微中的“觉醒”
还是来迟了，他那沉甸甸的“几多愁”终是没能找
寻到排解的出口，渴望中的那一条“向东流”的“春
江”也始终没有涨潮温润，相反，曾经有过的那些
激情和浪漫却在历史的洪流中被击打成碎沫，化
作“流水落花春去也”（《浪淘沙·帘外雨潺潺》），在
身心遭到百般蹂躏之下，回忆中的“春花秋月”也
显得十分黯然无光，惟剩小楼东风，更衬料峭清
寒，此时的李煜，除了只能偷偷地替小周后拭去腮
边的“胭脂泪”、轻轻惋惜她的“朱颜改”之外，却又
能怎的呢？无非是强咽耻辱，生吞苦涩，徒劳地生
起无限悔恨，频添悲上愁，连长吁短叹的声息都不
能放纵高扬。

公元 978年七夕，李煜过完了他人生中的最
后一个生日，就在生日的宴会上他唱起了这阕《虞
美人》，但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唱竟成了千古绝唱，
此一阕《虞美人》也成了亡命的“煜没人”——北宋
统治者最终没有放过对李煜生命的剥夺，以此词
是在“追忆往事，怀念故国，或思复国”的罪名将
其药杀，在这位才华横溢的“词帝”正待要开启新
的创作高度、深度的时候，就这样惨烈地英年“驾
崩”了，也从此陨落了这颗闪耀在文字高天里的
星宿。

呜呼李煜，千秋咏叹，许是他把他的词魂铸进
了这阕以生命写就的词章里，故而千百年来，其戚
戚，其凄凄，其低至尘埃的悲伤，其高扬云空之上
的激愤，以及不堪回首的悔恨和比东流水还悠长
的哀怨，都会破壁时空，隐隐穿越历史而来，依旧
声振林木，响遏行云，叫人无论如何也忘却不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言及家国情愁，凭此一词而
高度浓缩和演绎，千古只此一人，李煜之后再无佼
佼者！

李明洋

问君能有几多愁
——读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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